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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竹

优雅的靖姐，大学学的
是心理学，擅长揣摩人心。
她说一个人心理作用非常重
要，心里想的，决定了一个人
的日常修为，甚至一个人的
成败。什么事首先是因为心
里要去想，才有行动力。很
多人，很多东西都是因为心
想而事成，念着念着并为之
努力就梦想成真了。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
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剩女，各方
面权衡利弊，她心里只确定一
个目标就是想要找一个大学
教授，锁定了这个目标，就努
力朝这个目标出发。几个月
之后，她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如
意郎君。

所以要敢想，然后才有可
能会变成现实。

2016年6月23日，那天晚
上与往常一样，只是那一天我
女儿对我说：妈妈，我们可以
一起写同步作文吗？

慢慢长大了的她，觉得母亲陪在身边不再是
一种陪伴，而是一种压力。慢慢长大以后，女儿心
里就有了想法，她说反正是陪读，不如陪着她一起
读一起写。当时的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写一个字
了，年少时的梦早已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殆尽。

经女儿一说，我连连摇头，不敢应允。因为我
怕自己写出来的文字，没有一个人看。

没想到，女儿说她愿意看，只要我写，慢慢来，
一定会写得好的。我好像一个起步的孩子一样，
从四十岁开始，也许永远会没有大咖大家级别的
水平，但是一定会超越自我。

那时候的女儿，也像靖姐一样对我说心想事
成的道理，心里去想了，才会去做。你想着自己的
文章几年后、几十年后，说不定真的会有人看，就
会努力用心去感受去写作。

女儿学校里布置了一篇文章，我开始与她一
起同步写。写着写着，在女儿的鼓励下，后面的文
字竟然慢慢唤醒了我年少的梦，并且一发不可收
拾。梦想的距离，并不是遥远的距离，只要脚踏实
地慢慢地去走，心里的梦就会慢慢实现。我以为
我已经落伍了，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没想到进入文
学圈之后，才知道很多人也是与我一样，中间辍笔
很多年，后面重拾笔头，照样在文坛风生水起！

我没有太多的奢望，也没有期望自己做出很
多的成绩，只是生活中又多了一份“心里的想”，就
有了现实生活中努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结果。

平时我也是一个没钱的人，但是我心里总是
充满有钱的梦想。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过得不
好，因为我知足常乐。一杯水，也能够喝出甜味
来，简单的菜肴，在我眼里就是珍馐美馔。

有时候，我跟别人说，一百元我可以过一个星
期哩。别人都不相信，一般人的生活，不说一百元过
一个星期，过两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将粗
茶淡饭的生活，打造得简朴自然，一百元已经足够。

在我心里，我觉得我过的生活比我小时候好
很多很多了。虽然所挣的钱，在别人眼里是小不
丁点的，但是在我心里已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那时一百二十元一个月，我“心甘情愿”地在那个小
山村里，没有出来。那些年，钱没有挣到，但是沉淀
了我不以物喜的淡泊心境。在穷乡僻壤里，因为
没有经历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地便学会了将
很多东西看淡、看轻、看开，放下、放弃、放开了。

在我眼里，能够靠劳动来养活一家人，已经很
幸福了。过去现在都是为了生活，但是总的一句
还是心想事就成，心里想了，事情迟早总会慢慢实
现的；心里想一家人好好生活，一家人真的就是平
平淡淡地过。

很多事情到最后都是钱来买单，唯有幸福与
快乐，是无法复制的。

（方竹，原名彭芳竹，邵阳县河伯岭人，湖南省
诗歌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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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君

儿时过年
娘如一个陀螺
不停地转
忙着那一升米的糍粑
半升米的甜酒
和冒着几个油星的年关萝卜
还有弟妹们

脚下必须穿上的新鞋

那时的冬天冷得出奇
火灶边的儿女们
在娘的臂弯里
乖巧地看着娘
赶做过年的新布鞋
一排排，一行行
如头发密密的针眼

刻入我们的记忆

雪花漫舞的今夜
我学着当年娘的样子
穿针引线，我想
在银装素裹的雪地里
为儿女们画一串串
归家的脚印

（向美君，笔名月儿，洞口县人，邵
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人民日
报·人民号》《长江诗歌》《湖南日报》等
报刊发表）

雪地·脚印

杨兰芳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
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当降央卓玛
醇厚优美的歌声在我耳边响起，往事就
如一张陈年旧画逐次展现在我眼前。

那是1990年，我第一次走到人生的
岔路口，面临艰难的抉择。那一年暑假，
天气特别热，没有一丝风，空气就像是凝
固似的，知了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叫。我
小升初考试失败落榜，其实失败也是意
料之中的结果。五岁那年父亲就去世
了，接着母亲也改嫁了，生活的不幸给了
我巨大的打击，我变得孤僻而不自信，根
本没有心思学习，成绩很糟糕。在老师
和同学们的心里，我就是一个差生。当
时我感觉自己生活在冰雪世界里，四周
是刺骨的寒冷，无人理解我的孤独和脆
弱。我更加不想学习，经常逃学，甚至参
入打群架，就这样蹉跎了岁月，荒废了学
业。小升初考试一败涂地。

是失学务农或打工，还是复读再

考。我失落、犹豫、徘徊。这时候爷爷坚
决要求我复读，他把我带到离家八九里
地之外的一所小学，唯唯诺诺地向校长申
请一个复读的机会，校长答复可以复读，
但必须考试，择优录取。一个月后到学校
参加考试，我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不想
把自己的人生过早地定格在贫困的农
村。回到家以后，我或翻箱或找人借才把
小学六年的教材凑齐，然后开始认真复
习。考试那天，天刚蒙蒙亮，爷爷就带着
我往学校赶。崎岖的山路上，爷爷单瘦的
身影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得那样艰难。爷
爷的儿子英年早逝，抚养孙子的重任就落
在他年迈的身体上。望着他日渐佝偻的
背影，泪水迅速模糊了我的双眼。那天参
加复读考试的人特别多，两个教室里全是
黑压压的考生，足足有百二三十人。考试
出来，我在人群里找到爷爷，他佝偻着背，
在人群是那样的不起眼，两鬓斑白，面色
苍老，艰难的岁月无情地摧残着他的身
体。看到那一幕，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
我用手擦掉眼泪，不想让他看到我伤心的

样子。我走到爷爷身边，他焦急地问我考
得怎样。尽管我心里没底，我还是对爷爷
说我能考上，爷爷的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就像风中的旧棉絮。

复读的那一年，我像变了个人似
的，白天上课认真听讲，晚上在一盏煤
油灯下刻苦攻读。虽然生活依旧清苦，
但知识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
路。一学期之后，我考到班上第三名，
我把学校发给我的奖状带回家，我看到
爷爷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一年
后，我顺利地考上了初中。在初中，我
更加刻苦，初二开始，我能够稳居学校
第三名。初中毕业，考入邵阳师范学
校。师范毕业后，在自己的家乡做了一
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几年前爷爷度过
他九十一岁的人生驾鹤西去，现在我已
年入不惑，我的儿子也快小学毕业了。
他的学习环境、生活条件和我小时候已
不能同日而语，九年制义务教育早已普
及，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初中可读。

岁月悠悠，每当我回首往事，我就
会想起1990年，想起复读考试，想起我
的爷爷，不禁泪湿衣襟。

（杨兰芳，男，邵东市信访局工作，
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

那一年

胡忠国

当每粒尘埃都归于宁静，当每个灵魂忙着整理心情，
一夜之间，银杏换上金甲，向匆匆的你我宣告：冬来了。

这样的日子，与其低头行走，不如为这一抹金黄驻足
片刻，阅赏银杏儿给冬的礼物。初冬的太阳总是暖的，那
一束阳光总会通过银杏叶过滤，变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光
晕，正好落在你的身上。

走过时节，万物凋零，唯有银杏儿傲然独立，将秋与
冬，完美交接。不知是初冬渲染了银杏，还是银杏温暖了
这个初冬。

你会否被一棵银杏感动。银杏儿之美，是她的透澈
与干净。从翠绿到金黄，千万片叶儿，是手牵手齐步朝前
走的，步调一致，不疾不徐，不抢步子，也不甘落后，几乎
在同一刻，向世人展示金色的美。站在远处，满树磊落而
光明，内心也变得干净。

不由多想留住这一抹金黄，如同留下人生的回忆。
因为这一片片银杏叶，承载着对秋的依恋，对冬的希冀。

不是吗？春天的步儿，由此拉开帷幕。

（胡忠国，市公安局工作，在《海南日报》《湖南日报》
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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